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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GPT 和 DeepSeek 为代表的 AI 大模型对全球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引入“系

统 生活世界”理论对大模型进行分析,可揭示闭源霸权与开源协商两种技术路径对全球

秩序的不同建构逻辑,实现该理论从现代性批判到全球数字秩序解析的范式拓展。 以

GPT 为代表的闭源大模型不断加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霸权,企图成为大模型时代的全

球“数字系统”;而开源的 DeepSeek 则成为推动全球协商化构建的新兴技术力量,力图构

建全球“数字生活世界”。 GPT 技术力图构建全球“数字系统”的技术霸权和文化霸权,并
消解多元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其技术训练路径对数据积累和算力储备提出非常高的要求,
形成了一条垄断式的大模型发展之路。 同时,AI 寡头企业通过 GPT 推动全球场域内的知

识“单向涵化”,并促进知识帝国主义的再生产。 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则是一

种变革性力量,能够推动大模型的全球“共有、共治与共享”发展,促进全球数字空间的知

识“交互涵化”和协商化构建,在技术和文化“双重场域”构筑多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并构

建全球“数字生活世界”。
关键词:大模型时代;GPT;DeepSeek;全球秩序;数字治理;系统;生活世界

　 　 GPT、DeepSeek 等大模型技术不仅革新了

信息处理和知识生产的模式,也对全球秩序产

生了重要影响。 凭借 GPT 的技术优势,美国构

建起对“他者” 的技术与文化霸权。 与之不同

的是,DeepSeek 作为开源大模型能够促进全球

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与文化交互,内在地具有抵

抗 GPT 霸权的力量,并推动全球秩序的协商化

构建。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作为闭源大模型

的 GPT 和作为开源大模型的 DeepSeek 如何影

响全球秩序。 为此,引入哈贝马斯的“系统 生

活世界”理论,以此揭示闭源霸权与开源协商

两种技术路径对全球秩序的不同建构逻辑:一
方面,该理论将社会划分为由经济和行政权力

主导的“系统” 与强调交往和共识的“生活世

界”。 其中,“系统” 以工具理性为运行逻辑,
“系统”中的行动者通过各种手段实现自身的

利益和目标;而“生活世界”则以交往理性为运

转逻辑,其中的行动者通过沟通协商达成共识,
实现社会整合。 因此,“系统 生活世界” 理论

为剖析 GPT 如何通过闭源的技术霸权强化“系

统”力量,以及 DeepSeek 如何通过开源共享构

建协商化的“生活世界” 提供了清晰视角。 另

一方面,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对“系统”的

抵抗和协商构建,这一观点与 DeepSeek 通过技

术民主化挑战 GPT 霸权,并推动全球秩序的协

商化构建高度契合。 进言之,“系统 生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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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的分析框架能够更加深入地剖析 GPT 和

DeepSeek 对全球秩序建构的影响。

一、GPT 的全球“数字系统”与 DeepSeek
的全球“数字生活世界”构建

　 　 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系统”是工具理性支

配的媒介化运作组织,其系统理论植根于对现

代性的批判,核心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

具理性对社会整合的支配性作用。 “系统” 主

要由经济与行政两大子系统构成,分别对应货

币与权力两种媒介:经济系统通过资本积累与

市场交换实现物质的再生产,而行政系统则依

赖科层制与权力指令维持组织化秩序,二者共

同以工具理性为轴心,将社会行动简化为效率

最大化与功能优化的工具性计算[1]241-242。 这种

系统整合模式虽能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却暗含

对生活世界符号资源的侵蚀风险。
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是指由文化

再生产、社会规范整合与个体社会化三重维度

构成的交往实践场域,其作为行动者之间共享

的解释框架与意义网络,为日常互动提供背景

性共识与语言化的理解模式。 具体而言,生活

世界在文化层面涉及意义共享的符号知识库可

为行动者提供意义图式、在社会层面通过价值

规范协调主体间互动、在个性层面指向主体间

相互承认的认同机制。 概言之,生活世界以语

言为媒介,通过主体间的沟通行动构建交往理

性,并实现自我的再生产,其合法性基础建立在

多元主体达成共识的过程之中,并以交往行为

的合理化为目标[1]165-204。 进言之,“生活世界”
既是交往行为的“信念储存库”,也是批判性反

思的实践场域,与“系统”的工具理性逻辑形成

鲜明张力。 哈贝马斯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

会中,经济系统的货币与官僚系统的权力逐渐

侵入生活世界的符号领域,导致文化商品化、规
范官僚化与个性物化。 这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进程瓦解了生活世界的主体间交往理性,导致

个人意义丧失、生活规范解体与社会认同危机

等病态[2] 。
以哈贝马斯的“系统 生活世界” 理论观

之,GPT 强化了美国在全球层面技术系统与文

化系统的“数字系统” 构建。 凭借在数据积累

和算力储备等方面的优势,美国利用 GPT 在国

际竞争中构建出技术霸权[3] ,同时在知识生产

和对话交互中也体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性[4] ,
并可能成为全球层面的 “ 意识形态世界机

器” [5] 。 这两个“数字系统”成为全球性的支配

力量,形成全球“数字系统”的技术霸权与文化

霸权:一方面,GPT 的研发与训练依托高度资

本密集的算力基础设施,并形成资源壁垒与技

术垄断。 另一方面,GPT 的闭源属性使其知识

生产过程成为黑箱,用户无法嵌入自身的知识

库,只能被动接受 GPT 输出的“文化霸权”。
GPT 在知识生产中将特定的价值取向编码为

“客观”知识,进而完成对全球生活世界的殖民

化,由此不仅瓦解了主体间通过商谈达成共识

的可能性,更将技术理性凌驾于交往理性之上。
技术系统以数据资源、算力储备、算法架构为媒

介,文化系统则以符号编码与知识生产为载体,
二者共同构成大模型时代 GPT 的全球支配性

力量,使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从“制度化的组

织压迫”转向“技术化的隐性规训”。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中,“生活世界”通

过主体间的协商交往实现意义共享与共识达

成。 DeepSeek 的开源特性体现了生活世界的

核心特征,即主体间的交往理性构建。 首先,
DeepSeek 的开源打破了技术系统的垄断性控

制,使大模型从封闭的“技术黑箱”转化为可共

享的全球公共资源,这与生活世界中文化共享

的交往理性相契合。 其次, 全球用户通过

Ollama 等工具实现其本地部署,允许私有数据

与向量数据库的深度嵌入。 这种技术赋权使个

体得以实现知识交互并构建主体间性,避免全

球“数字系统”对全球“数字生活世界”的殖民

化。 更为关键的是,向量数据库的语义检索机

制通过高维向量空间中的相似性匹配,构建了

多元主体间“视域融合” 的技术具象化。 这正

是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行为中“共同语境”
的数字化实现。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通过

技术民主化与知识交互涵化,正在塑造主体间

的交往理性和全球“数字生活世界”,并推动全

球秩序的协商化构建。
在 DeepSeek 爆火之前,Meta 公司的 Llama

是全球较为流行的开源大模型,而 Llama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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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 在开源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Llama
的授权协议虽然允许用户查看和修改代码,但
设置了商业竞争性条款,用户可利用源代码训

练规模更大的模型等;同时,小企业或个人可免

费使用 Llama,但超大规模企业必须向 Meta 支

付商业授权费用。 相较而言,DeepSeek 采用的

MIT 开源协议则符合 OSI(开源倡议组织)界定

的开源标准,其不设商业竞争限制条款,并赋予

企业 自 由 修 改 代 码 的 权 利。 开 发 者 对

DeepSeek 代码进行二次开发后仅需保留原始

版权声明,便可基于其代码开发专属的闭源大

模型。 概言之,Llama 系列模型的开源属于源

代码可用的“企业友好但有限开放”型策略,而
DeepSeek 则属于宽松型开源策略。 可以看出,
DeepSeek 比 Llama 系列模型的开放程度更高。
因此,只有开源程度更彻底的 DeepSeek 才能成

为推动全球秩序协商化的核心力量。

二、GPT 与全球“数字系统”的技术霸权

GPT 所构建的算力、资金门槛与技术垄

断,力图以资本逻辑巩固全球霸权秩序。 算力、
芯片的垄断和闭源机制是 GPT 作为全球“数字

系统” 的核心特征。 GPT-4 训练需调用超

20
 

000 块英伟达 A100, 单次训练成本约为

6
 

300 万美元[6] 。 OpenAI 的这种 “ 大力出奇

迹”的训练模式会转化为技术霸权,试图彻底

阻断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路径。 同时,GPT 通

过 API 接口巩固其技术霸权。 按照每 1K 个

prompt
 

token 收费
 

0. 03 美元、每 1K 个生成响

应 token 收费 0. 06 美元的计价策略,其实质是

将知识生产异化为可货币化流通的系统媒介。
此外,GPT 的源代码、模型权重及训练数据并

不对外公开,这直接阻碍了全球用户主体间性

的深度发展,限制了交往理性的构建。
全球“数字系统”的霸权秩序表征为数字

帝国主义,而数字帝国主义的原始积累与资本

积累为 GPT 的发展奠定了数据基础。 数字帝

国主义的形成与以往帝国主义的形成具有类似

进程,都经历了从原始积累阶段到资本积累阶

段的转变。 数字帝国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霸权国

在原有的政治军事力量和技术优势的基础上,
以非经济力量为主要工具实现对全球数据的掠

夺和垄断。 进言之,美国等科技强国通过“数

字圈地运动”和“数据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推

动日常生活生产的数字化和数据化,从而实现

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 与此同时,数字垄断资

本也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传统资本形态渗

透,为下一步的数据剥削和资本积累奠定基础。
在数字帝国主义的资本积累阶段,发达国家和

企业依靠数字资本的力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

制和剥削,实现数字平台向平台资本主义的转

变。 跨国数字资本通过构建全球数据价值链的

隐蔽性劳动剥削机制,将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劳

动者纳入平台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体系。 数字

垄断资本借助算法霸权对数据劳动过程实施全

景敞视规训,消解劳动者的主体性,并系统性遮

蔽数据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创造过程。 数字帝国

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通过对数据的垄断性支

配、在资本积累阶段则通过对数据劳动的隐蔽

性剥削,共同为 GPT 的发展奠定数据基础。
在训练 GPT 的数据劳动过程中,其剥削也

更为广泛和隐蔽。 GPT 的预训练和微调过程

需要大量数据,在预训练阶段,数据主要来源于

网络和公开文本,这些数据通常是未标注的,但
会经过清洗和去重处理以减少噪声。 GPT 的

微调阶段通常分为两步:第一步,通过监督微调

(SFT)使用人工标注的高质量示例数据;第二

步,通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 RLHF) 构建奖励

模型,并利用强化学习优化模型输出,使其更符

合人类价值观。 人工数据标注类工作属于劳动

密集型产业且薪资低廉,往往由发展中国家的

劳动者承担,这些劳动者被称为 “ 数据标注

师”。 “数据标注师”的工作与以往的雇佣劳动

不同,这是因为,企业不再需要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而是通过线上的众包平台将分散在世

界各地的劳动者与劳动力市场连接起来[7] 。
尽管这种连接会产生规模效应,但这种规模效

应是针对技术企业而言的。 这种劳动形式将劳

动过程分解为原子化的指令单元,既消解了劳

动者建立共识的交往基础,又通过算法协议将

人类劳动降格为纯粹工具性行动,这便是生活

世界殖民化的体现。 在空间上,分散的劳动者

无法形成真正的自为共同体,这是由于进行数

据标注的劳动者依然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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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标注和处理的数据并非为自己所有,而是被

OpenAI 等寡头企业所垄断。 这些寡头企业不

仅占有数据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还利用这

些数据支配劳动者。 因此,GPT 的训练过程也

就产生了劳动异化。
同时,用户在使用 GPT 时的非劳动行为也

产生异化。 数据在经过科技寡头企业的加工

后,重新成为商品或数字应用出现在用户的电

子产品中。 用户在使用 GPT 时会产生数据,这
些数据被科技寡头企业无偿占有,进而转化成

预训练和微调所需的数据,可能会被售卖给广

告商。 用户的这种非劳动行为被克里斯蒂安·
福克斯视为“数字劳动”,这种无偿的数字劳动

又会被转化为一种“数据商品” [8] 。 进言之,用
户的知识贡献被转化为训练数据,这些数据不

再是主体间商谈交往的价值符号,而是被异化

为技术系统自我增殖的工具。 同时,GPT 本身

具有多模态性、生成性和交互性等特征,用户在

使用过程中被收集到更加丰富且涉及隐私的信

息,这些信息会使 GPT 生成的内容越来越符合

用户的偏好,用户则会对其产生内在依赖性。
这便可能导致“数字拜物教” [9] 或“智能拜物

教” [10]的出现,增强全球场域中数据劳动剥削

的隐蔽性,并进一步再生产全球“数字系统”的

技术霸权。
GPT 所构建的全球数字系统还体现在算

力领域。 美国人工智能寡头企业通过掌控高性

能计算设施,不断强化全球层面的算力壁垒。
算力垄断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美国对高性能芯片

的封锁,2022 年以来,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

有关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的限制措施,英伟达的

对华销售一直受到美国政府限制。 由于无法向

中国市场提供 A100 和 H100 芯片,为此,英伟

达专门为中国市场提供符合美方规定的 A800
和 H800 芯片,以此绕开美国政府的管制。 此

后,美国商务部又发布一系列新的芯片出口限

制,扩大对高级人工智能芯片的定义,并对运往

40 多个国家的芯片产品提出额外的许可要求,
以避免转售给中国。 在严苛的限制条件下,英
伟达针对中国市场的特供版 H800、A800 两款

芯片也面临禁售。 这种技术霸权策略揭示了哈

贝马斯所指认的“系统”的“理性暴政”。 美国

的国家行政系统所颁布的芯片禁令,形成强大

的工具理性力量,试图不断巩固原有“中心 边

缘”的世界体系。 进言之,美国构建的算力垄

断和壁垒不仅加剧了技术鸿沟,还限制了发展

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中的自主发展

能力[11] 。
算力垄断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算力租赁

平台”的兴起。 算力租赁平台是基于云计算的

数字基础设施,该平台通过整合全球各地的计

算资源,为用户提供弹性、按需的 GPU 等算力,
使用户可以高效分配和管理大规模的计算任

务[12] 。 科技寡头企业通过向全球用户提供云

计算和人工智能服务,将算力作为商品化的租

赁资源输出给技术能力较弱的地区和企业。 以

Microsoft
 

Azure 算力租赁平台为例,其提供了虚

拟机、GPU
 

云服务和机器学习平台,支持用户

灵活 使 用 高 性 能 计 算 资 源。 Google
 

Cloud
 

Platform(GCP)同样是全球算力租赁市场的重

要参与者,其提供的 Compute
 

Engine 和 Tensor
 

Processing
 

Unit( TPU) 服务专为高强度的人工

智能训练任务设计[13] 。 这些算力资源被抽象

为可交易的系统媒介,技术寡头则通过标准化

接口消弭了全球劳动分工的交往理性。 云平台

的算法协议将主体之间的技术协作异化为单向

度的服务契约,使技术弱势方在系统的理性支

配下丧失知识生产的对话交往资格。 同时,这
种租赁模式使得技术能力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更

加依赖技术强国提供的算力服务,从而不断构

筑霸权化的全球“数字系统”。
西方 国 家 采 取 行 动 来 抵 制 或 限 制

DeepSeek 的使用,也体现出其技术霸权:澳大

利亚当地时间 2025 年 2 月 4 日,其内政部长托

尼·伯克签署的一份“强制性指令”,要求任何

政府实体不得在任何政府系统或设备上使用或

安装 DeepSeek 产品、应用程序和网络服务,并
删除任何已安装的内容[14] 。 美国当地时间

2025 年 2 月 6 日,两名美国两党众议员以国家

安全为由,提交议案,呼吁在联邦设备禁止使用

DeepSeek[15] 。 这些西方国家通过宏观的话语

叙事和政策制定,将 DeepSeek 视为数据主权威

胁,试图以行政手段限制其对本国公共部门的

影响,这反映了其对中国技术发展的战略性遏

·041·



“系统 生活世界”视域下大模型时代的全球秩序———GPT 的霸权秩序与 DeepSeek 的全球协商化构建

制,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全球技术

霸权。

三、GPT 与全球“数字系统”的文化霸权

GPT 在巩固全球“数字系统”技术霸权的

过程中,同步催生出了文化霸权:一方面,科技

强国利用 GPT 进行知识的单向涵化,将本国的

文化与价值观进行弥散式传播;另一方面,GPT
将知识生产从“学术精英”延伸至“大众生活”
场域,进一步巩固全球“数字系统” 的文化霸

权。 GPT 所构筑的文化霸权实际上是“权力生

产知识,知识再生产权力” [16] 这一逻辑在全球

数字场域的具体表征。
科技寡头利用 GPT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知

识的单向涵化。 知识的单向涵化是指一种文化

体系中的知识单向影响另一种文化体系中的知

识生产,强调知识的单向学习和借鉴[17] 。 在大

模型时代,单向涵化意味着发达国家将其文化

理念、价值观和知识体系通过 GPT 等技术进行

弥散式传播,逐渐影响并试图取代其他地方性

知识和文化。 知识的单向涵化在 GPT 的训练

和日常使用中得以实现, 如公开资料表明,
GPT-3 训练所使用的语料主要来源于

 

Common
 

Crawl
 

数据集(网页爬取语料)、Reddit 平台(社

交媒体平台语料)、英文
 

Wikipedia
 

( 百科语

料)、GitHub(代码语料)及其他书籍和期刊数

据,这些语料以英文为主。 目前用于大模型预

训练的主流语料库中,中文语料的总量占比和

质量都较低[18] ,这些语料库被用于 GPT 等大

模型的预训练后,将会影响大模型生成内容的

“意识形态” 性[19] ,进而影响大模型与人类的

价值对齐。 同时,GPT 在与用户的交互中,其
生成的内容可能会塑造或改变用户的认知和思

维模式。 具体而言,GPT 能够引导用户对美国

的外交政策和行为产生积极的情绪反应,最终

达到操控用户认知的目的[20] 。 进言之,发达国

家的大模型寡头企业掌握了全球知识的阐释权,
并试图逐步塑造全球用户的认知图式。 可以看

出,GPT 无法实现真正的价值对齐,即无法实现

“赋予机器的目标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目

标” [21] ,更无法实现大模型“以人类福祉为中心,
并与社会价值观和伦理原则保持一致” [22] 。 换

言之,GPT 所对齐的很可能只是西方的霸权价值

观。 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生存和活动都具有

“被抛性”,即人类的生存和活动并非从零开始

理解世界,而是始终处于一个被预先给予的意

义网络之中[23] ,而 GPT 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

便体现了其知识生产的“被抛性”。
GPT 在促进知识单向涵化的基础上,进一

步巩固了科技寡头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霸

权。 随着 GPT 技术的不断革新并进行知识的

单向涵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性知识、文化和语

言逐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发达国家

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的单向涵化会形成全球

数字空间中的文化霸权。 安东尼奥·葛兰西认

为,文化霸权指的是某权力集团通过思想、道德

和教育等方式获得其他集团的认同和主动服

从。 其他集团便会自觉融入该权力集团所构建

的权力结构,并受该权力集团控制[24] 。 进言

之,在 GPT 加速推动知识单向涵化的进程中,
并未形成平等的全球知识交互,某些强权国家

通过 GPT 进行意识形态的弥散式传播,推动其

价值与文化观念成为全球的主流思想,而其他

国家则须“主动” 融入该强权国家所构建的世

界权力结构。 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文化支配机

制是“系统媒介”对“交往行动”的替代,技术寡

头会通过数据垄断将交往理性异化为技术霸

权。 GPT 输出结果的“客观性” 表象掩盖了训

练数据中潜藏的价值偏向,进言之,GPT 训练

数据的筛选逻辑与价值编码,本质上是“数字

系统”对多元文化主体话语权的消解,发展中

国家在此过程中面临的不仅是技术代差,更是

文明解释权被系统性剥夺的认知危机。
GPT 将知识生产从“精英学术”扩展至“大

众生活”场域,进而再生产全球层面的知识帝

国主义。 相较于以往的数字技术,GPT 等大模

型的重要特点就是能够赋能大众用户直接进行

知识生产。 知识在本质上蕴含着文化价值与观

念,由此,知识帝国主义实际也是一种以“知识

为媒介” 的文化帝国主义。 赫伯特·席勒是

“文化帝国主义”术语的提出者,其认为文化帝

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被吸纳进现代世界体系之

中,而该社会的统治阶层或是被吸引,或是被强

制,或是被贿赂,而使自身的社会体制适应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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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利于该支配体系中心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

构” [25] 。 文化帝国主义需要通过媒介,将霸权

国家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进行弥散性输出。 以

往的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国家通过学术、文学

和媒体等媒介,运用学术精英话语对“东方”的

落后形象进行一系列的话语建构[26] ,因此,这
种文化帝国主义实际上更多体现为一种“学术

帝国主义” ①[27] 。 而 GPT 则将知识生产从“精

英学术”场域延伸到“大众生活”场域,构建出

内化于大众的“知识帝国主义”,并形成了全球

数字系统的文化霸权。 GPT 通过赋能大众进

行知识生产,让用户能够表达自己的内在需求,
从而推动更加深入的“内在的媒介化”。 深入

的“内在的媒介化” 将使得人们更容易内化

GPT 的价值倾向与意识形态[28] ,该媒介化进程

实际是技术寡头通过控制算法架构与数据的价

值偏好,将交往行动重构为单向度的语义输出。
大众在利用 GPT 进行知识生产的同时,也被生

产出的“被抛性”知识所操控,使哈贝马斯强调

的主体间“沟通行动”沦为“数字系统”自我复

制的工具,这不仅标志着全球数字生活世界的

殖民化进入认知维度,更暴露出系统理性对主

体间性的深度消解。

四、DeepSeek 与全球“数字生活世界”的
技术共有、共治、共享

　 　 与“大力出奇迹” 的 GPT 不同,DeepSeek
开辟了一条 “ 小力出奇迹” 的大模型发展路

径②。 DeepSeek 模型在训练时使用了 GRPO
(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算法,该算

法不依赖外部评估器来指导强化学习,而是通

过对比一组回答之间的相对优劣,从而优化模

型的性能。 这种相对评估机制不仅简化了训练

过程,还大幅提高了效率。 同时,DeepSeek 还

创新性地结合了混合专家( Mixture
 

of
 

Experts,
MoE)框架和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 Multi-Head

 

Latent
 

Attention, MLA)。 具体而言, DeepSeek
采用了 MoE 框架中稀疏激活的动态路由机制,
并通过优化专家的设计和分布,显著降低了运

行成本并提升了计算效率。 MLA 机制则通过

引入潜在变量,对键值矩阵进行低秩分解,这显

著减少了其推理过程对 KV 缓存的需求,有效

降低了模型的显存占用。 这些技术的运用使

DeepSeek 显著降低了训练成本(训练成本约为

550 万美元,不到 GPT-4o 的十分之一),这为后

续其他大模型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

发展路径,能够推动大模型领域的技术平权。
 

DeepSeek 能够创建“全球共有、全球共治、
全球共享”的大模型发展路径,包含共享技术

资源、构建全球协商共治体系、实现技术红利普

惠等,这可以突破技术强国和科技寡头企业对

大模型技术的垄断,并推动全球 AI 治理的民主

化和协商化。 进言之,DeepSeek 能够促进全球

多元主体间交往理性的发展,进而构筑全球数

字生活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

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要广泛开展

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

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

献。 推动各方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

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

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 [29] 作为造福人类的全

球 AI 公共产品,DeepSeek 是弥合全球智能鸿

沟、促进全球协商合作的中国力量。
DeepSeek 的开源可以促进 AI 技术资源的

“全球共有”。 DeepSeek 所开创的“小力出奇

迹”路径极大提升了大模型训练的效率,并有

效降低了算力需求和资金成本。 具体而言,
DeepSeek 通过融合 GRPO 算法、 MoE

 

架构、
MLA 机制等技术,有效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算力

资源的边际效用,其发展模式为技术后发国家

提供了可借鉴的迁移学习路径,有效突破了 AI
寡头的技术壁垒。 同时,DeepSeek 等大模型的

开源还能为全球技术人才提供较为平等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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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般而言,在现有的中文文献中,“知识帝国主义” 与

“学术帝国主义”所对应的英文都是“ intellectual
 

imperialism”。
但为了突出 GPT 等大模型对大众知识生产的影响,并进一步

将“知识帝国主义”内化于大众,本研究将以往学术精英所建

构的“intellectual
 

imperialism”译为“学术帝国主义”,将 GPT 构

建的“intellectual
 

imperialism”译为“知识帝国主义”。
GPT 的“大力出奇迹” 发展路径指的是其通过海量数

据训练和超大规模参数的堆砌,从而在语言、图片等多模态领

域达到了意想不到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这背后实际是极其高

额的资金投入和算力累积。 但 DeepSeek 则通过训练流程和技

术上的创新,在资金和算力有限的情境下也实现了优异的语

言理解和生成能力,这便是其“ 小力出奇迹” 的大模型发展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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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应用机会,并形成多样化的大模型发展

与应用生态。 多元主体在全球开发者社区中进

行沟通和创新,可将算力资源从私有化生产要

素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 此外,借助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优化算力成本,技术强国可以相

对低廉的价格为技术弱国提供相应的算力云服

务。 进言之,DeepSeek 所构建的技术民主化赋

权模式体现了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中主体间性的

交互性原则。 多元主体通过协商机制构建全球

大模型发展的规范框架[30] ,使算力等技术资源

的分配超越了工具理性主导的零和博弈,构筑

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权利拓扑结构和全球数

字生活世界。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为人工智能“全球

共治”提供了技术可行性基础,通过降低技术

扩散壁垒,其可使发展中国家参与大模型全球

治理体系的建构。 多元主体可根据自身需求来

调整开源大模型的源代码与训练数据,并进行

本地部署,这不仅保障了国家的技术主权,还能

够有效降低系统性的安全风险。 DeepSeek 的

技术赋权使国际社会能够突破传统“中心 边

缘”治理结构的路径依赖,从而构建大模型全

球治理的协商化格局,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从

“治平异构” 过渡到“治平同构” [31] ,实现全球

治理的扁平化发展[32] 。 同时,DeepSeek 的技术

开源也实现了全球知识权力的再平衡,由此不

仅维护了大模型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也遏制

了 GPT 的全球技术霸权扩张[33] 。 进言之,
DeepSeek 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从全球 AI 治理的

“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共建者”,这增强了

发展中国家在大模型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并
有效抵御了技术系统对全球公共领域的殖民化

侵蚀。
DeepSeek 等大模型的开源也推动了人工

智能技术红利的“全球共享”,由此可促进发展

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 首先,开源大模型解

构了闭源大模型的技术垄断壁垒,使发展中国

家的科技企业能够学习并应用前沿的训练数据

和训练路径,这种知识扩散机制打破了原先的

技术霸权,发展中国家的 AI 用户也能学习到前

沿的大模型算法、源代码及模型训练路径。 其

次,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的发展逐步形成了

协同共享的全球开发者生态,这构筑了多中心

化的技术发展路径。 技术弱国的 AI 用户能够

通过代码分叉、模型微调等方式实现大模型的

本土化调适,从而促进本国的 AI 发展与多元化

应用。 同时,开源大模型推动的技术民主化降

低了 AI 研发的边际成本,并通过知识共享提升

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 最后, 在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的赋能下,技术弱国作

为全球 AI 发展中的不利者身份也得到了改良。
进言之,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作为全球技术

公共物品,通过技术权利的重新配置改变了 AI
发展的主导逻辑,即从资本驱动的技术霸权转

变为多边发展的全球智能共同体建构,从而推

进人工智能技术红利的“全球共享”。
DeepSeek 赋能国际多元主体间的协商沟

通与交往,构筑了交往理性,并促进了大模型技

术发展的全球共有、共治和共享,具体体现为多

元化、包容性的治理理念和多元共享的治理结

构[34] 。 DeepSeek 可以构建全球多元主体间的

交往理性,并构筑全球“数字生活世界”。 吉

尔·德勒兹视域中“一”与“多”的关系有助于

深入理解大模型时代的全球秩序:“一”对应着

“树形结构” “界域化” 和“纹理空间” 等概念,
这些概念对应着中心化、封闭化和静态性等强

秩序特征;“多” 则对应着“根茎模式” “解域

化”和“平滑空间”等概念,这些概念具有去中

心化、流动性和异质性的特征[35]1-34。 GPT 的闭

源属性构筑了霸权式的知识权力体系,其核心

技术资源被封装为不可解析的黑箱,形成了以

西方科技寡头为中心的“树形结构”垄断,这种

“一”的霸权模式通过算法殖民主义不断再生

产技术等级秩序与全球“数字系统”。
相较之下,DeepSeek 的开源实践则彰显出

德勒兹意义上的“根茎模式”,这种“多”的全球

协商化构建实际塑造了多元主体间的交往理

性,形成了全球“数字生活世界”。 同时,开源

的 DeepSeek 通过促进全球开发者参与大模型

发展的“解域化”运动,不仅消解了 GPT 的“界

域性”技术权力,还推动全球秩序从“系统”向

“生活世界”转型。 原本被排除在技术霸权体

系之外的半边缘和边缘国家,通过 DeepSeek 的

赋能而获得技术主体性,从而将全球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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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垂直控制转向扁平协商。 技术寡头主导的

“一”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多”之间的张力,可以

视为大模型时代 “ 纹理 空 间 ” 与 “ 平 滑 空

间” [35]683-722 对抗的缩影。 作为全球 “ 数字系

统”,闭源的 GPT 试图将全球用户纳入统一的

等级秩序空间,而 DeepSeek 的开源生态则通过

创造无数个本地化的“技术节点”,形成抵抗全

球“数字系统”的“逃逸线”,并促进全球“数字

生活世界”的构建。

五、DeepSeek 与全球“数字生活世界”的
知识交互涵化

　 　 DeepSeek 是抵抗全球“数字系统”的重要

他者力量,通过促进全球数字空间的知识“交

互涵化”,反抗全球“数字系统”的文化霸权,并
构建多元主体间的交往理性。 发展中国家等国

际行为体需要利用好 DeepSeek 等新兴技术力

量,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促进全球数字

生活世界的发展。
“交互涵化” 是知识生产的高级形态,指

“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的深度融合,最终形

成多元一体的知识体系[17] 。 大模型的开源对

全球空间的知识交互涵化有着积极意义。 具体

而言,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的模型权重和训

练数据等知识要素可以被全球的研究者和开发

者所使用和研究,不同国家的用户和研究者可

根据自身的需求和文化背景对其进行场景微调

和应用,这一过程就会融入地方化的知识元素。
这些地方化的知识也会作为训练数据反馈到大

模型的全球知识体系,实现知识的交互涵化。
在该进程中,源代码、模型权重和训练数据等数

字语言便成为数字媒介,能够促进多元主体间

的沟通交往,并构建交往理性和全球数字生活

世界。 同时,大模型技术的开源也可以促进全

球数字空间的民主治理。 具体而言,开源大模

型的开发与应用具有民主化特征,这是由于其

并非由单一的个体或组织进行操作,而是允许

大众共同参与大模型的更新与应用[36] 。 世界

各地的大模型用户可以通过 GitHub 等平台分

享并交流 DeepSeek 等大模型的源代码、训练数

据等 知 识 成 果 和 本 地 部 署 等 应 用 经 验。
DeepSeek 等大模型的开源使不同地区、不同文

化背景的开发者可将本地化的知识融入大模

型,从而促进多元知识体系的交互涵化。
在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的赋能下,多数

国家和地区能成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并
促进多元主体之间知识的交互涵化与共识的形

成。 多元主体所形成的共识可被视为约翰·罗

尔斯所说的“重叠共识”,即公民虽然对正义的

理解存在差异,但他们不同的政治观念也可能

导向相似的政治判断。 这种相似的政治判断是

“重叠的共识而非严格的共识” [37] ,从而打破

全球“数字系统” 在文化霸权层面的结构性束

缚,构建全球“数字生活世界”。
全球开发者将在地化知识嵌入本地部署的

DeepSeek 时,实质上是在技术实践中展开“自

身视域”与“他者视域”的诠释学对话,从而实

现知识的交互涵化。 大模型原有的知识结构作

为“传统视域”,与地域化应用场景中的“当下

视域”不断碰撞调适,这种交互涵化过程颠覆

了 GPT 知识生产的单向传播模式,使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成为承载多元文化经验的媒介。
同时,开源社区的协同机制更强化了视域融合

的特征,如 GitHub 等平台构建的去中心化协作

网络,创造了加达默尔所言的“效果历史”的生

成场域,即“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 [38] 。 每个

参与者在继承大模型既有知识体系的同时,通
过上传代码、共享数据的方式将地方性知识注

入技术系统。 这种持续的知识迭代既非简单复

制原始模型,亦非机械叠加异质元素,而是在技

术中介作用下实现视域的融合与超越。 换言

之,开发者在调整模型参数时,不仅受既有知识

框架的影响,还可通过创造性应用突破原有的

认知边界。 此外,技术民主化与视域融合的共

生关系在此过程中也得到充分彰显。 开源协议

打破的知识垄断壁垒,消解了 GPT 知识权力结

构中存在的视域等级,DeepSeek 去中心化的知

识生产模式使每个文化主体都成为具有话语叙

事权的对话者,通过技术媒介实现视域间的创

造性转化。 这既保留着原始模型的认知图式,
又内化着全球开发者的多元智慧,成为大模型

时代“效果历史”的技术化呈现。
同时,DeepSeek 在促进知识交互涵化的同

时,也在构建全球知识生产的“小叙事”。 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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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构建的文化霸权可以被视为法国哲学家让

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说的“元叙事”。 “元叙

事”指一种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宏大叙事框架,
旨在为社会的知识、制度和价值观提供统一解

释与终极目标[39]3-8。 然而,“元叙事”的本质是

权力与知识的合谋,并且隐藏了话语背后的控

制机制。 而 DeepSeek 则是一种“小叙事”,即
强调知识的差异和多元性[39]213-214。 具体而言,
对大模型有特殊需求的用户可使用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进行本地部署,在此基础上,用户

也 可 以 通 过 LangChain、 RAG (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 MCP ( Model
 

Context
 

Protocol)等技术工具进行相对便利的大模型扩

展应用,增强大模型在实际业务场景中的应用

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看,大模型的开源运动能

够让用户将自身的真实价值偏好嵌入大模型,
并推进技术的民主化参与和多元知识的融合交

互[40] 。 DeepSeek 可以促进多元文化间的沟通

协商和知识交互涵化,成为构筑全球交往理性

的平台,其可以变革 GPT 大模型所构建的高度

同质化的全球数字空间,构建更加平等、民主、
协商的全球数字生活世界。

最后,多元主体之间的知识“交互涵化”还

可以促进全球主义的形成。 全球主义强调全球

治理的主体是相互依存的人类整体而非单个的

人类个体,倡导全球范围内多元行为体的合作

交流并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41] 。 这也可被

视为多元主体在全球场域中进行沟通交往并实

现社会整合,从而构筑全球层面的 “ 生活世

界”。 由此可知,全球主义的实现伴随着多元

主体间的信念共享、文化交互和交往理性的构

建。 在大模型时代,全球主义的形成需重视国

家的力量[42] ,这是因为 GPT 在全球扩张时会

强化其霸权,进而加剧欧美等技术强国在全球

场域的支配效应。 因此,发展中国家需通过内

在的团结,形成能够保护自身国家利益、知识生

产权利以及文化特性的大模型力量[43] 。 开源

的 DeepSeek 通过促进知识的交互涵化,让发展

中国家塑造自身的知识主体性和文化话语权,
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多元主体间的平等协商,
从而形成全球主义的世界格局。 同时,美国等

霸权国会通过 GPT 技术进行知识的单向涵化,

并企图将自身的利益合法化为虚假的“人类共

同利益”。 多元国际行为体通过对 DeepSeek 等

开源大模型的本地部署以及向量数据库的嵌

入,不仅能实现多元文化间的知识交互涵化,还
能促进多元主体间的信念共享,这能够在全球

层面促进“数字生活世界”的构筑,从而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同利益”。

六、结　 语

GPT 等闭源大模型强化了技术强国和 AI
寡头企业在全球范围的技术霸权,同时在全球

场域内不断进行知识的单向涵化,并再生产知

识帝国主义,从而构建全球文化霸权。 全球数字

空间的治理需超越单极化的垄断模式,向更加民

主化、多边化的协商机制迈进。 作为技术民主化

的重要力量,DeepSeek 能够推动全球“共有、共治、
共享”的大模型发展路径,其能够打破技术强国和

寡头企业的单向控制,推动资源、知识和技术红

利的全球普惠。 同时,DeepSeek 等大模型的开

源也能促进全球数字空间的知识交互涵化,抵抗

全球“数字系统”的扩张。 在该进程中,多主体

间形成了交往理性,并构建协商化的全球数字空

间和“数字生活世界”。
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与“生活世界”并

不是非此即彼的,既要看到作为系统的社会,也
要看到作为生活世界的社会。 GPT 代表的数字

系统强化了全球霸权秩序中的技术调控,却遮蔽

了文化再生产的民主诉求。 DeepSeek 构建的数

字生活世界彰显了交往理性的规范价值,但需防

范技术民主化可能引发的系统失序风险。 正如

大模型的开源与闭源需实现某种平衡,才能充分

发挥二者的优势,“全球数字系统”与“全球数字

生活世界”同样需要实现某种均衡状态,从而促

进全球秩序协商化的渐进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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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Ord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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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
 

of
 

Large
 

Mod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 System-Lifeworld”:
 

GPT’s
 

Hegemonic
 

Order
 

and
 

DeepSeek’ s
 

Globally
 

Negotiated
 

Construction
 

/ YE
 

Wenjie1,
 

GAO
 

Qiqi2
 

( 1.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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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AI
 

large-scale
 

models,
 

exemplified
 

by
 

GPT
 

and
 

DeepSeek,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global
 

order.
 

Extending
 

the
 

“system-lifeworld”
 

theory
 

to
 

the
 

large
 

language
 

models
 

not
 

only
 

uncovers
 

how
 

the
 

two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of
 

closed-source
 

hegemony
 

and
 

open-source
 

cooperation
 

differently
 

construct
 

the
 

global
 

order,
 

but
 

also
 

achieves
 

a
 

paradigmatic
 

shift
 

of
 

the
 

theory
 

from
 

a
 

critique
 

of
 

modernity
 

to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global
 

digital
 

order.
 

Closed-source
 

large
 

models
 

epitomized
 

by
 

GPT
 

are
 

progressively
 

reinforcing
 

U. S. -centric
 

global
 

hegemony,
 

seeking
 

to
 

establish
 

a
 

worldwide
 

“ digital
 

System”.
 

Conversely,
 

open-source
 

counterparts
 

like
 

DeepSeek
 

emerge
 

as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ical
 

forces
 

facilitating
 

globally
 

negotiated
 

construction,
 

thereby
 

endeavoring
 

to
 

shape
 

a
 

global
 

“ digital
 

lifeworld”.
 

The
 

GPT
 

technology
 

endeavors
 

to
 

construct
 

a
 

global
 

“ digital
 

system ”
 

that
 

consolidates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hegemony,
 

while
 

eroding
 

th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mong
 

pluralistic
 

actors
 

within
 

intersubjective
 

interactions.
 

Its
 

technical
 

training
 

paradigm
 

imposes
 

exceptionally
 

high
 

demands
 

for
 

data
 

accumulation
 

and
 

computational
 

reserves,
 

forging
 

a
 

monopolistic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for
 

large-
scale

 

models.
 

Concurrently,
 

AI
 

oligopolies
 

leverage
 

GPT
 

to
 

advance
 

“ uni-acculturation”
 

of
 

knowledge
 

across
 

global
 

domains,
 

thereby
 

perpetuating
 

the
 

reproduction
 

of
 

knowledge
 

imperialism.
 

DeepSeek,
 

however,
 

functions
 

as
 

a
 

transformative
 

force.
 

DeepSeek
 

facilitates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models
 

towards
 

“ co-ownership,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
 

promoting
 

“ trans-acculturation ”
 

of
 

knowledge
 

and
 

negotiated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global
 

digital
 

space.
 

This
 

fosters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mong
 

pluralistic
 

actors
 

across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dual
 

fields”,
 

thereby
 

constructing
 

a
 

global
 

“digital
 

lifeworld”.
 

Key
 

words:
  

the
 

era
 

of
 

large
 

models;
 

GPT;
 

DeepSeek;
 

global
 

order;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life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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